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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锁锁住相邻小区的通道，一
堵墙隔断居民正常的交往。这锁，开还
是不开？这墙，拆还是不拆？正在讨论
如何修改《反家暴法》，一位高中生来
求助———因母亲对外婆采用冷暴力 ，
导致外婆万念俱灰。这算家暴吗？老年
人受保护吗？ 本为民生所想建立爱心
食堂，但在选择承包商的过程中，又要
面临种种利益诱惑的考验……

民盟长宁沪剧团支部以中青年实

力演员组成最佳创作团队， 经过近 ２
年的酝酿、近 ２ 个月紧锣密鼓的创排，
聚焦基层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原创沪剧大戏《同舟》，于 ３ 月 ２３ 日
在虹桥艺术中心剧院首演， 赢来了观
众们阵阵喝彩和掌声。 该剧连演至 ３
月 ２７ 日，首轮五场演出在一片好评声
中圆满收官。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
察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
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
主”重大理念。在迎接新中国成立 ７５周
年之际，民盟长宁沪剧团支部精心创排
《同舟》，讲述一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日
常工作，在修法立法过程中通过充分听
取民意、深入调查，以民主协调的方式
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

民盟长宁沪剧团支部在市人大代

表、民盟长宁区委原委员、著名沪剧表

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沪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陈盨萍的带领下，紧紧抓住原创
性、时代性、韵味性，培养出以王斌、张
燕雯等为代表中青年盟员成为剧团骨

干，担纲主演，参与剧本创作，先后创演
了《废墟上的爱》《圆梦曲》《苏娘》《小巷
总理》《赵一曼》《上海屋檐下》《风雨江
城》等优秀剧目，广受好评。

此次创排《同舟》紧紧围绕如何深
入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

念，充分挖掘“国家级非遗”沪剧的优
势与元素，并加以深度融合，打造出了
一台“明丽温馨，好听好看”的舞台新
作，折射基层社会治理的理性启迪，并
以沪剧形式还原生活画卷， 在戏曲之
美中展现社会新貌。 剧中出现的一系
列问题， 都引发了角色间的冲突和思
考。 而观众通过这些情节不仅看到了
推进民主进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也体
会到了民主的重要性和时代的脉搏。

陈盨萍表示，《同舟》 以小切口表
现大主题、以小故事展开大视角，展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从学习
“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到听取民意，长
宁区不断探索，《同舟》紧扣这一主题，
在舞台上生动呈现市民共建、共治、共
享的情景。在她看来，一部反映现实的
作品首先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

题，凸显故事的典型意义，同时要做到
好听好看， 让观众在高品质的艺术享
受中获得更多启迪。“在整个排练的过
程中，我常常为艺术家精益求精、一丝
不苟的精神所感动。”陈盨萍说。

民盟长宁沪剧团支部主委、 沪剧
演员王斌在剧中饰演基层立法联系点

干部江海洋。 让他最为难忘的就是陈
盨萍等艺术家帮助他逐字逐句打磨表

演、 唱腔。“比如拆墙的那场戏， 刚开
始， 我卯足全力去唱， 但陈团长指点
我，要由轻到重铺开情绪、循序渐进，
带领观众一起达到情感爆发点。 演完
之后，看了观众的反应，我悬着的心终
于放下了！”

民盟长宁区委主委潘瑾带领班子

成员及骨干盟员一同观看了《同舟》，将
此作为主题教育的一项学习内容。 通
过观演， 盟员们更加深刻地学习和理
解 “全过程人民民主” 重大理念的丰
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长宁民盟供稿）

暖心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

江南少年爱《枯木逢春》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著名中国小
说史研究专家、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
授陈大康先生于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７ 日永远
离开了我们 。 他是深受师生爱戴的
“大先生”， 用量化方法研究 《红楼梦》
《金瓶梅》 等小说， 在学界广受关注。
他曾任民盟中央委员、 民盟华东师范
大学委员会主委等职， 对学校盟委的
工作尽心尽力， 发展了陈群 （现民盟
中央副主席、 市政协副主席、 民盟市
委主委）、 黄晨 （现民盟华东师范大学
委员会常务副主委）、 陈毅华 （现民盟
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秘书长） 等一大
批优秀人才加入民盟。 黄晨曾长期在
陈大康先生的指导下开展盟务工作 ，
让我们通过她撰写的纪念文章， 一同
缅怀陈大康先生。

陈大康先生是我的人生导师。
１９９４ 年初， 我有幸加入了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的大家庭。 作为一个刚
步入职场的新人， 有幸和一群学术大
师一同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我遇到
了先生。 他是中文系首届基地班的导
师， 我经常与他讨论如何安排基地班
的课程。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前
期导师， 先生受到喜爱古典文学和明
清小说的学生们的追捧。 每当被问及
如何安排最佳上课时间时， 他总是说

“随便你们 ” ， 或者 “还是上午的第
一 、 二节课 ”， 因为上完课后他可以
继续进行其他事务和科研工作， 这样
的时间利用率很高。 对于我这样的教
学秘书来说 ， 有人自愿上早上的第
一、 二节课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大的支
持。 我对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
生。

后来先生被任命为古籍所所长 ，
但仍然在中文系指导古代文学博士生。
他和我们办公室的研究生秘书交流 ，
一起讨论学生事务 。 在这个过程中 ，
先生看到我努力工作的同时， 也喜欢
在闲暇时间看看小说， 并对一些小说
和影视剧谈点看法， 渐渐对我有了一
些初步的印象， 也有了相互了解。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先生问我是否愿意
加入民盟。 因为家中有民盟盟员， 经
常收到市里寄来的 《上海盟讯 》， 我
也认真阅读过报上的一些消息和 “大
块头” 文章， 对民盟组织的基本情况
有一定的了解 ， 非常感谢先生的邀
请。 特别是看到先生作为当时校盟委
会副主委， 陪同当时的主委何声武先
生在暑假 “三伏天” 走访老盟员的情
景， 我觉得加入民盟一定是此生最为
重要的一件大事。 于是， 在先生和张
德林先生的介绍下，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我
加入了民盟 ， 终于成了 “有组织的

人”。
加入民盟后， 从图书馆调入中文

系的陈毅华同志和我一起接受先生的

亲自 “带教”。 从平时的盟务工作会到
年终的总结会， 先生总是以他平静的
口吻极其耐心地指导我们。 现在想想，
那真是我们的荣幸。

由于当时盟组织基层活动经费较

少， 好不容易经先生 “化缘” 而来的
经费必须花在 “刀刃” 上。 有一年年
底 ， 因为我和陈毅华都不会骑黄鱼
车 ， 先生亲自 “掌舵 ”， 从离学校数
公里之外的大卖场买来奖励优秀盟员

的奖品。 寒风中， 先生骑着载满物品
的车 ， 我们负责推车 ， 进入校园后 ，
他埋头一路骑车， 头上满是汗珠。

先生经常对我们说： 只有干出名
堂， 才会有应有的 “地位”。 他经常和
我谈起他读书 、 工作中的一些事情 ，
要我们别计较一些琐事， 别拘泥于目
前所得到的 “光环” “荣誉”， 要为组
织发展的长远考虑。 他带领我和其他
盟员一直都在为学校的盟务工作想办

法 ， 把愿意做盟务的盟员 “推出去 、
提起来”。 在担任校盟委会副主委和主
委期间， 他和领导班子一起培养了一
大批骨干力量， 让华东师范大学盟委
会在那段时间里成为上海高校盟务工

作的一面旗帜。 他却从未为自己要过

任何荣誉， 而是默默地托起我们这
些后辈。

先生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 充
分利用自己担任系、 所的行政职务，
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 在专业学科
发展、 高校师资、 科研经费等方面
撰写了高质量的社情民意， 多项建
言得到国家相关部门、 市级领导的
批示， 为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经过几年的锻炼， 先生把一些重
要盟务材料转给了我， 希望我能为民
盟工作继续出力。 被老主委委以重任，
我是忐忑不安的， 唯恐辜负先生的期
望 。 先生时时鼓励我只要用心去做 ，
不怕做不成事情。 后来在盟务工作中，
一旦有了疑惑， 我就会请教先生， 只
要把问题阐述清楚， 他总能给出很好
的建议。 在先生手把手教导和细心培
养下， 我由一名普通盟员， 成长为校
盟委会的秘书长、 副主委和现在的常
务副主委。

先生平易近人， 但一旦发现问题，
也会找适当的场合批评指正。 有一次，
我和协助工作的同志因为一件小事而

较真起来， 先生当时看在眼里， 事后
把我拉到一处人少的地方， 指出我过
分较真的行为， 让我再一次对先生肃
然起敬 。 此后我每次向他汇报工作 ，

从不避讳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 说的
每一句话， 先生都会毫不留情地给我
指出不足， 并给出整改的意见。

今年 ３ 月， 新学期第一天， 我就
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他办公室， 与他
预约见面的时间。 如往常一样， 他欢
迎我去 。 ７６ 岁的先生 ， 仍然神采飞
扬。 先生在听取盟委会近期工作情况
后， 语重心长地说： “要多多发掘盟
内的好苗子， 分担一些你们的工作。”
当我把今年的工作设想告诉他时， 他
连连点头， 并嘱咐说， 想着工作的时
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他说自己现
在每天都很规律， 上午 ３ 小时是专门
的写作时间， 下午和晚上是看材料为
第二天写作做准备， 同时也要接小外
甥 ， 趁机活动活动 ， 让脑子休息休

息。 先生思路敏捷、 谈笑风生， 只是
有一点牙痛困扰， 我说还是要早点去
看牙医 ， 方便咀嚼 。 离开办公室时 ，
我对先生说， 过些时候再来汇报盟的
工作。

可就是那一次见面， 成了永别。
难忘恩师 ， 愿先生在天堂平静 、

安详。
在本文发表之际 ， 收到好消息 ：

民盟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在民盟中央

组织工作会议上荣获表彰， 并被授予
盟中央先进基层组织的荣誉称号。 这
无疑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极大鼓舞和肯

定。 我想， 大康先生在天国也一定会
感到欣慰和安心。

（作者系民盟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
常务副主委）

苏州人会过日子， 从住的宅子就能看出来。《浮生六
记》中，沈三白和芸娘成婚前，有一晚，沈三白将亲朋送到
城外，回来已是深更半夜，腹饥索饵，婢女拿来枣脯，他嫌
甜不想吃。此时，芸娘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袖，示意去她房
间。沈三白跟进去一看，只见芸娘早已为他备下了清粥小
菜。看来芸娘的卧室面积挺大，能够张罗摆下一桌粥菜。作
为从小在逼仄“鸽子笼”长大的上海人，我没为芸娘款款深
情所感动，先注意到了卧室面积。

后面，芸娘的堂兄玉衡招呼她出来，她说已经睡了，堂
哥不信，硬是从门里挤进来，看见沈三白在吃粥，取笑说：
“我问你要粥吃， 你说粥吃光了， 原来藏着招待你的夫婿
啊。”堂兄，芸娘和沈三白，若是婢女也在场，这间卧室把床
和各种家具去掉，起码能阔阔落落站下四个人，这个住房
面积，真是令人羡慕嫉妒恨。

而且，芸娘家境并不富裕，书里说了，芸娘四岁时候
父亲去世，家里“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稍微长大
点，她就要做女工针线活，一家“三口仰其十指供给”。看
来清朝房价真是不高。

芸娘娘家房子， 如今找不到了， 但沈三白和她的住
所，有迹可循。新婚后两人先住在沧浪亭，沧浪亭如今已
是沧海桑田了，而后沈三白的弟弟结婚，沈和芸娘搬到了
仓米巷，这个住所如今依旧在。他在书里写这个地方：“院
窄墙高，一无可取”。联系到沈三白中年后家道中落，四处
问亲友借钱， 我不由猜想他这个居所， 该是间穷巷陋室
吧。去了一次之后发现：错了！真不是这么回事。

沈三白这间宅子，现今从大石头巷进去，叫“吴宅”，１９４０ 年，由沈家后人沈
延令卖给了沪商吴南浦，宅子也改姓吴。宅子前门北向在大石头巷，后门南向
通仓米巷，三路五进，占地 ３４００ 平方米，建筑面积 ２５９０ 平方米。如此面积，可
不是沈三白所说的“一无可取”。

几年前，我去时，大石头巷一派破旧，唯黛瓦粉墙的矮房，依旧是江南面
貌。进入吴宅，还是能分辨出宅子的主体格局，苏州老式民居，结构工整的，多
是中间一路一进一进层次清晰。吴宅也是，中路有轿厅、大厅、楼厅等。大门不
设门厅，而是在石库门后建造了南向半亭，东西边设廊，折南可达轿厅，非常别
致。

沈三白在书中写宅中原有 “树德堂”“宾香阁”“一枝香轩”“鹤胫轩”“荷花
厅”等，已没法从眼前的旧宅中找出端倪一一对应。历史变迁，外来居民迁入巷
内各宅，搭棚改户，昔日建筑如同森林中的一棵老树，为寄生植物藤蔓缠攀，早
就分不清哪些是旧枝，哪些又是新芽。

倒是宅内大厅和楼厅前各有一座乾隆年间的砖雕门楼，特别醒目，吴宅也
因这两座砖雕门楼，在 ２００６ 年被录为江苏省文保单位。

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写道：“……（苏州大宅）大厅中必有门楼，
砖上雕刻人马戏文，玲珑剔透。”苏州原先有两座半砖雕门楼最为壮观而精致：
一座在山塘街浦家墙门，一座在砂皮巷，还有半座在东美巷，如今都已灰飞烟
灭了。而眼前吴宅这两座砖雕门楼，保存得依旧完整，能看出当时气派。尤其是
“四时读书乐”砖雕门楼最为精美。

住在吴宅里是怎样一种感受呢？如今，吴宅已是民居，类似“七十二家房
客”，每一进都有不同的住户。想要感受昔日沈氏夫妻的生活，恐怕有些难。不
过我有几次在苏州老宅子赴宴雅集或住宿的经验，或可以拿来类比想象一下。

一次是跟着苏州当地朋友去吃饭， 沿着平江路忽而一转， 进入了一栋民
宅，夜色中也瞧不见宅中景观，就跟着曲折走进一间房，摆着张巨大的圆桌，我
们也就四五人，稀疏地坐开来。忽然就觉得一股寒意渗了来。当时是冬天，房子
外院中烧着火盆，可还是冷。老宅子的地面都是巨大青砖铺地，感觉就像踩在
小龙女的寒玉床上，阴冷顺着脚一溜蔓延全身。

据朋友介绍说，这座宅子相当著名，原是苏州豪门潘家的宅子，清乾隆年
间建造，被誉为“江南第一豪宅”。“礼耕堂”本是一块牌匾，浓缩了潘家祖训“诗
礼继世、耕读传家”，后宅子也干脆称为“礼耕堂”。关于这座豪宅，轶闻也不少。
“你们知道这宅子为什么那么冷吗？因为潘家男性都活不长，宅子里留下的都
是寡妇，阴气重。”

听了不禁乍舌，难怪这么冷。回去后一查资料，原来不是这么回事。苏州潘姓
望族有两家，一名“贵潘”，由清高官潘世恩、潘祖荫为代表，诗礼传家；另一名“富
潘”，清代潘颖昌为代表，商贾世家。“礼耕堂”是“富潘”的宅子，而所谓“子嗣难继”
是“贵潘”，“贵潘”很轰动的一件事，是把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中的另两件国
宝大盂鼎、大克鼎捐给国家。因为收藏青铜器，而家中子侄接连未成年就夭折，坊
间皆传说，潘家血脉难继，是因为家藏的青铜器太多，青铜器多是陪葬品，阴气太
重。此潘非彼潘，传闻毕竟是传闻。照我看来，苏州老宅子在冬天都挺冷的。

还有一次冬夜在苏州，也是老宅子，住的是一家设计酒店，前身是清末士
绅、吴江商会首任会长庞元润的旧宅。整个酒店似乎就四五间客房，非常清静。
我住在最后一进里，房间非常大，被区隔出“卧室”和“客厅”，符合现代人生活
的习惯。这回且不冷了，房间铺了地暖，寒意一扫而空。

最妙的是那院子，也就方寸之地，却一下缩短了人与自然间的距离。如今都
市中人们的居住空间，是仿造西方而逐渐形成的，人的居室是私人空间，属于日
常生活的部分，而住宅外部，是公共空间。工作，运动，社交等等，都发生在外部，相
应的，自然的部分也被划分在了外部。这就意味着，人们的日常居家生活，和自然
断绝了关系，最多也就用点绿植点缀一下环境。因此，才有建筑师提出了“城市山
水”之类的观念，简而言之，就是在现代建筑中增加自然的空间，重构日常生活与
自然的联系。

但这不是一个新概念， 事实上古人本就这么生活， 就像这座苏州同里老
宅，一方小小的院子，让自然融入生活中。晚餐后，我可以在院子中看看清风明
月朗朗星空。晨起后，我可以在院子中溜鸟打拳。同样是院落，放在现代都市酒
店里，多数就成了公共空间，充满了喧闹和嘈杂；而在苏州老宅里，因老宅的格
局之妙，就变成私人独享的区域。这不是设计师的功劳，完全就是古人懂生活。

于是，我似乎明白了沈三白为何吐槽“院窄墙高，一无可取”，原来是，“院
窄墙高”阻隔了自然，框住了向往自然的心扉。难怪他和芸娘好好的房子不住，
偏偏看中了隔壁老妇家。其实就是一小片竹篱菜圃，边上是张士诚王府破败的
废基，没什么奇特，反而一派荒野之气。可沈氏夫妻硬是把人家老妇房间分割
了一半租了下来，抱着被褥搬进去住。

那段生活，真是神仙眷侣，芸娘赞叹：“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
也！”意思是“这样的日子，就算布衣粗食，也可以开心一辈子，都不用出门旅游
了！”字里行间令人艳羡：七月里，白天垂钓于柳阴深处，日落时，则登土山观晚霞
夕照，随意联吟为乐。待夜色渐浓，月亮倒映池中，虫声四起，则设竹榻于篱下，老
妇人报告酒温饭熟， 两夫妻就佐着月光对酌， 微醺而饭。 洗完澡后， 穿凉鞋执
蕉扇， 或坐或卧， 听邻老人讲故事。 到了九月， 遍地菊花开， 于是买了螃蟹
吃， 持螯对菊， 又是另一番意趣。 那寒冷的冬天呢？ 若是要我回答， 我觉得，
有地暖就行。 （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总支部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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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一个夏日， 我从京华南
归，在蒸笼一般的绿皮火车车厢里，百无
聊赖中与一位邻座中年男子搭讪。 他是
北京人，京腔京韵，穿着非常朴实，估摸
是中下层职员阶级。 在得知我从事文艺
工作以后， 他马上说 《咱们村里的年轻
人》 中扮演孔淑贞的演员金迪是他的亲
戚，并说大导演郑君里也是他的远亲。

“郑君里？ 他的《枯木逢春》，是我最
喜欢的电影。 ”我脱口而出。

他见我如此， 便详详细细地讲述了
郑君里的家庭情况，妻子黄晨，儿子郑大
里和他的婚姻，还有郑君里的冤死。一路
倾谈，夏风相伴，绿野飞驰，过了黄河和
长江，直至终点站杭州。

我的脑海中，不时飘过《枯木逢春》
的银幕画面，与他讲述的郑君里叠影。如
同露天电影的“反看”，他的故事以另外
一个角度深化了对于《枯木逢春》及其郑
君里的认知，《枯木逢春》更赋意味，也更
为欢喜了。

记不清是电影院还是露天操场观看

《枯木逢春》，便成为迷弟了。
该片的江南场景，“山、水、田”以及

回廊、方窗、月亮门和花坛，四季变化，却
是各有风情。这是多么熟悉的江南诗意，
作为江南小镇成长的少年， 在情感上现
实与影片已然融合，深深的陶醉，醇醇的
迷恋， 尤其是冬哥领着重逢的苦妹子穿
越杨柳依依的长堤奔回家去，稻浪似金，
渔船如织，是一幅多美的“十八相送”图
景。

影片所呈现出来的民族意象， 犹如
古典名画、传统戏曲，颇是撩人心扉。 开
头的逃荒场景， 在江南评弹的哀怨曲调
之中，暮色荒烟，枯木朽柳，残垣断壁，芦

花凄颤，死水瘴气，颇似长卷的民族绘画
神韵，令人无限迷恋。

女主人公苦妹子的扮演者尤嘉，甜
美安然，温润如玉，是典型的江南女子，
也是江南少年的标准偶像。当时，还遍寻
尤嘉的生平资料，知她是体育学院出身，

还演有《蚕花姑娘》等影片，只是后来淡
出银幕了。但是，她已是永远停栖在江南
少年的梦中。

若干年以后，与郑大里相识，他的女
儿郑榴榴求学上戏，也成为了我的学生。
一次，和大里闲聊令尊作品，我说你爸影

片，我最喜欢的是《枯木逢春》，好有民族
韵味。 大里回答我，它也是我最喜欢的。

我心里一楞，哈哈，美好如斯，是人所
共爱啊。 只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打听
那个列车上的北京邻座，是其何门亲戚。
（作者系民盟上海戏剧学院委员会主委）

这部“含盟量”满满的沪剧《同舟》首演获好评

艺 漫步术

□ 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电影学院院长 厉震林

追 忆 逝 者 忆恩师陈大康先生
□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行政部主任 黄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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